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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帕特里克·怀特著有多部小说、 诗歌和戏剧作品， 取得了显著的文学成就。 他是 ２０ 世纪澳大

利亚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也是迄今为止澳大利亚唯一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自 １９７３ 年以来， 怀特

的多部小说和自传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被译为中文， 是澳大利亚文学在中文语境中翻译的一个较为典型

的代表。 怀特被译为中文的作品主要是小说， 这些作品的翻译推动了怀特作品在中国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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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里克 · 怀特 （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Ｗｈｉｔｅ， １９１２—
１９９０） 是 ２０ 世纪澳大利亚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也是迄今为止澳大利亚唯一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

奖的作家， 同时他也是澳大利亚最具有争议性的

作家。 自 １９７３ 年至今， 怀特的 ６ 部长篇小说、
１５ 篇短篇小说和一部自传被译为中文， 约占其

全部发表作品的一半， 是澳大利亚文学在中文语

境中翻译的一个较为典型的代表。 笔者拟概述怀

特的创作生涯和文学成就， 全面梳理怀特的文学

作品在中国的翻译概况， 以期对这位作家及其作

品中译情况有较为全面的了解与认识。

一、 怀特的创作生涯与文学成就

１９１２ 年， 怀特出生在一个旅居伦敦的澳大

利亚家庭， 几个月后被带回国。 他自幼喜爱读

书， 梦想成为作家， 在十一二岁时就已开始尝试

剧本和诗歌创作， １３ 岁到英国接受中学教育，
在此期间他开始尝试小说创作， 并继续写诗。 中

学毕业后他回到澳大利亚， 在一家牧场帮工， 在

此期间他写了三部长篇小说， 均被出版商退回。
而他从事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感到无聊。 多年

后， 他在回想当时为什么写作时说道： “有生以

来， 我一直觉得很无聊， 我想， 正是在绝望之

中， 我才想去编织这些幻想， 并且越来越着

迷。” ［１］９８１９３２ 年， 怀特进入剑桥大学学习现代语

言专业， 在此期间他开始发表诗歌， 并于 １９３５
年出版诗集 《农夫和其它诗》 （Ｔｈｅ Ｐｌｏｕｇｈｍａ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ｏｅｍｓ）。

大学毕业后， 怀特决定留在伦敦从事写作。
他对之前创作的小说 《移民》 作了一些修改，
并更名为 《幸福谷》 （Ｈａｐｐｙ Ｖａｌｌｅｙ ）。 几经周

折， 《幸福谷》 于 １９３９ 年由哈拉普 （Ｈａｒｒａｐ）
出版公司出版， 这是怀特正式出版的第一部长篇

小说。 这部小说在英国获得了不错的评价， 怀特

感到文学的大门已向他开启。 两年之后， 《幸福

谷》 获得了 １９４１ 年澳大利文学协会金奖 （Ａｕｓ⁃
ｔｒａｌｉ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Ｇｏｌｄ Ｍｅｄａｌ）。 同年， 他

的第二部长篇小说 《生者与死者》 （Ｔｈｅ Ｌｉ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ａｄ） 在纽约维京 （Ｖｉｋｉｎｇ） 出版公司

出版。 纽约的评论家们称赞这部小说， 伦敦评论

界的反应不冷不热， 而在澳大利亚它则几乎未引

起人们的关注。 怀特自己对这部作品感到不满

意， 他 “一直不喜欢” 这本书， 并称它为 “糟
透了的书”。［２］１２５尽管如此， 他仍旧坚持创作。

二战期间， 怀特应征入伍， 服役于英国皇家

空军情报部门， 负责在中东和北非检查军人的来

往信件。 二战结束后， 怀特回到了澳大利亚。
１９４８ 年， 他的第三部小说 《姨妈的故事》 （Ｔｈｅ
Ａｕｎｔ􀆳ｓ Ｓｔｏｒｙ） 出版。 这部小说 “在英国和美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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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积极的评价”，［３］ 但在澳大利亚却 “仅仅

引起了一丁点儿兴趣”。［３］ 用怀特自己的说法则

是 “权威性的评论家对它嗤之以鼻， 读者对它

熟视无睹”，［２］２０４而作者认为这是自己最好的三部

小说之一。① 他受到了打击， 写作的冲动也逐渐

减退， 加上诗作被退稿， 剧作未能成功上演， 使

他认为自己是个失败的作家， 觉得再也不会动笔

写作了。 此后几年， 怀特埋头务农， 饲养牲畜，
不再写作。

后来， 《幸福谷》 被译为法语出版， 这部小

说的法语译者对怀特的作品大为欣赏， 并劝说出

版商买下怀特全部三部小说的法语版权。 这使得

怀特深受鼓舞， 决心再写一部小说， 这就是他的

第四部小说 《人树》 （Ｔｈｅ Ｔｒｅｅ ｏｆ Ｍａｎ）。 １９５５
年， 《人树》 在美国出版后受到盛赞， 作品因为

深刻挖掘人类生活的普遍经历与炉火纯青的叙事

艺术而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 英国作家詹姆斯·
斯特恩 （ Ｊａｍｅｓ Ｓｔｅｒｎ） 在 《纽约时报》 上撰写

的书评称 “ 《人树》 是一件永恒的艺术品”。［４］１

“ 《人树》 使得怀特第一次受到普遍关注， 在某

些方面， 它是怀特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成就”。［３］

通过 《人树》， 怀特不仅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声

誉， 还激发了他的创作动力。 接着， 他又创作了

《沃斯》 （Ｖｏｓｓ）， 这部长篇小说于 １９５７ 年在纽约

出版， 在英国和美国均获得好评， 并于同年获得

澳大利亚第一届迈尔斯·弗兰克林文学奖 （Ｍｉ⁃
ｌｅｓ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Ａｗａｒｄ）。 至此， 写作对于怀

特来说已经成为 “无药可救的顽疾”。［１］３４９１９６１
年， 《乘战车的人》 （Ｒｉｄ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ｉｏｔ） 出版，
这部小说使怀特第一次在澳大利亚受到一致的好

评， 并使怀特再一次获得该年度迈尔斯·弗兰克

林文学奖。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怀特转向了戏剧创作，

他创作的几部剧本均成功上演。 后来他将剧作整

理为一个合集出版， 合集包括： 《火腿葬礼》
（Ｔｈｅ Ｈａｍ Ｆｕｎｅｒａｌ）、 《沙萨帕里拉的季节》 （Ｔｈｅ
Ｓｅａｓｏｎ ａｔ Ｓａｒｓａｐａｒｉｌｌａ）、 《快乐的人》 （Ａ Ｃｈｅｅｒｙ
Ｓｏｕｌ） 和 《秃山之夜》 （Ｎｉｇｈｔ ｏｎ Ｂａｌｄ Ｍｏｕｎ⁃
ｔａｉｎ）。 但剧作合集销量不好， 怀特决心不再创

作戏剧， 转而继续写长篇小说。 接着他又写了小

说 《坚实的曼荼罗》 （ Ｔｈｅ Ｓｏｌｉｄ Ｍａｎｄａｌａ，
１９６６）、 《活体解剖者》 （Ｔｈｅ Ｖｉｖｉｓｅｃｔｏｒ， １９７０）
和 《风暴眼》 （Ｔｈｅ Ｅｙ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ｍ， １９７３）， 并

在 《风暴眼》 出版的同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对他的小说的评语是：
“他用史诗般的作品和心理叙事艺术， 把一个新

大陆带入到文学中来。” ［５］ 这一世界最高文学奖

项显示了澳大利亚文学首次在国际文坛上的声誉

与影响。
怀特获奖之后， 出于自律， 也为了回归正常

生活， 他继续写作， 并分别于 １９７６ 年和 １９７９ 年

出版了 《树叶裙》 （Ａ Ｆｒｉｎｇｅ ｏｆ Ｌｅａｖｅｓ） 和 《特
莱庞爱情》 （Ｔｈｅ Ｔｗｙｂｏｒｎ Ａｆｆａｉｒ）， 这两部小说都

受到了评论界的称赞。 此后， 为了向公众宣告自

己的同性恋身份， 他写了一部自传 《镜中瑕疵：
我的自画像》 （Ｆｌａｗ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ａｓｓ： Ａ Ｓｅｌｆ － ｐｏｒ⁃
ｔｒａｉｔ）， 并于 １９８１ 年出版。 怀特最后一部完整的

长篇小说是 １９８６ 出版的 《百感交集》 （Ｍｅｍｏｉｒｓ
ｏｆ Ｍａｎｙ ｉｎ Ｏｎｅ）。 对于这部作品， 评论界反应不

一。 怀特生前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 《空中

花园》 （Ｔｈｅ Ｈａｎｇｉｎｇ Ｇａｒｄｅｎ） 未能完成， 完成部

分约占原计划篇幅的 １ ／ ３， 这部未完成小说出版

于 ２０１２ 年。 除长篇小说、 剧作和诗歌外， 怀特

还创作了三部短篇小说集， 即 《烧伤的人》
（Ｔｈｅ Ｂｕｒｎｔ Ｏｎｅｓ， １９６４）、 《白鹦鹉》 （Ｔｈｅ Ｃｏｃｋａ⁃
ｔｏｏｓ， １９７４） 和 《三则令人不安的故事》 （Ｔｈｒｅｅ
Ｕｎｅａｓｙ Ｐｉｅｃｅｓ， １９８７）。 但他最主要的成就还是长

篇小说。 １９９０ 年， 怀特因病去世， 享年 ７８ 岁。
基于当时的社会历史原因， 怀特主要在英国

和美国寻找出版作品的机会。 据悉， “他的 １２
部长篇小说， 两部短篇小说集和自传都是首先在

英国和美国出版的” “他的作品的成败都依赖于

英美评论家”。［６］ 因此他文学生涯早期的作品评

价多来自于英美， 澳大利亚则相对较少， “从 ５０
年代中期开始， 澳大利亚的评论 才 逐 渐 增

多”。［６］部分原因是当时澳大利亚对自己本国的

文学不重视， 认为澳大利亚文学是英国文学的一

部分， 并不认可 “澳大利亚文学” 的独立性。

０３１

① 怀特曾说 “在我看来， 我最好的三部小说是 《坚实的曼荼罗》 《姨妈的故事》 和 《特莱庞爱情》。” 见帕特里
克·怀特： 《镜中瑕疵： 我的自画像》， 李尧，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１９９８ 年版， 第 ２３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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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的大学直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才开设澳大

利亚文学课程。 加上澳大利亚现实主义文学传统

强大， 文学界对不符合传统的怀特作品难以认

可， 因此， 怀特作品在澳大利亚受到了较多负面

的评价。
其中最引人注目、 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是澳大

利亚著名诗人和评论家霍普 （Ａ􀆰 Ｄ􀆰 Ｈｏｐｅ） 对

《人树》 的评价， 称之为 “矫揉造作、 蹩脚的语

言垃圾”。［７］１５这与上文提到的英国作家詹姆斯·
斯特恩的评价大相径庭。 杰弗里·达顿 （Ｇｅｏｆ⁃
ｆｒｅｙ Ｄｕｔｔｏｎ） 在其 １９６１ 年出版的 《帕特里克·怀

特》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Ｗｈｉｔｅ） 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澳大利亚的评论家们从来没有肯定过怀特， 他

们的评价都是负面的。” ［８］８怀特作品早年在英美

国家得到较高的评价而在澳大利亚却不被看好的

情况的确是存在的。 不过这种情况在后来逐渐发

生了改变。 “事实上， 后来他的每一部小说一出

版， 几乎所有的主要报纸和文学杂志都会发表评

论。 尤其是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 不仅他的

小说成为经典， 他自己也几乎成 为 文 学 偶

像”。［６］虽然后来人们对怀特及其作品的争议一

直都存在， 对其作品的理解和评价甚至观点迥

异， 但 “大多数评论家都保持一种同情的， 至

少是客观的立场”。［６］

有评论认为， 怀特创作的特征概括起来就

是： 浓重的现代主义艺术色彩， 独特的澳洲背景

和题材， 以及强烈的国际意识。［１０］２８怀特与以往

澳大利亚作家的不同之处在于， 他 “在澳大利

亚小说界掀起了一场力求小说表现深化的革命，
使澳大利亚小说创作发生了重大转折。 小说刻画

的重点开始由人与外部世界的矛盾， 转向人自身

内心的冲突； 人的精神世界尤其是心理世界成为

小说的重要表现对象； 小说创作的 ‘国际化’
代替了往昔的 ‘澳大利亚化’”。［１０］２４３因而打破了

澳大利亚文坛长期以来由现实主义文学主宰的局

面， 把小说推向了新的高度， 使现代主义文学从

此在澳大利亚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二、 怀特作品在中文语境中的翻译
概况

　 　 虽然怀特在国际上较早受关注， 但他在国际

文坛上获得全球性的知名度则是在 １９７３ 年之后，
在此之前， 怀特在中国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关注。
即便现在对中国的阅读大众而言， 了解怀特的人

也并不多， 其读者数量与英美主要作家相比更是

有限。 这与其作品在中国翻译的整体状况不无关

系。 无论如何， 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以及当

代澳大利亚最著名的小说家， 他终于于 １９７３ 年

在中国引起了关注， 其作品也在这一年被译为中

文。 这与英国 《泰晤士报》 早在怀特的第一部

长篇小说 《幸福谷》 出版的 １９３９ 年就开始介绍

已相距 ３４ 年。①

在中文语境中， 台湾地区对怀特及其作品的

翻译和介绍要早于大陆。 １９７３ 年， 台湾的 《中
外文学》 杂志最先开始介绍并翻译怀特及其作

品。 １９７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瑞典皇家学院宣布怀

特荣获 １９７３ 年诺贝尔文学奖。 一个多月之后，
即 １２ 月 １ 日出版的 《中外文学》 第 ２ 卷第 ７ 期

就发表了两篇关于怀特及其作品的文章，② 并刊

登了 ３ 篇短篇小说中译文， 分别为蔡源煌翻译的

《 阿 土 》 （Ｃｌａｙ） 、 宋 美 璍 翻 译 的 《 魔 鬼 情

人》 （Ｍｉｓｓ Ｓｌａｔｔｅｒｙ ａｎｄ Ｈｅｒ Ｄｅｍｏｎ Ｌｏｖｅｒ） 和李永

平翻译的 《狄婷娜》 （Ｂｅｉｎｇ Ｋｉｎｄ ｔｏ Ｔｉｔｉｎａ） 。 在

紧接着的下一期， 也即 １９７４ 年 １ 月 １ 日出版的

第 ２ 卷第 ８ 期刊载了两篇评论文章的中译文③和

曾夙慧翻译的短篇小说 《一杯茶》 （Ａ Ｇｌａｓｓ ｏｆ
Ｔｅａ） ， 以及李永平翻译的短篇小说 《月光与鹡

鸰鸟》 （Ｗｉｌｌｙ － Ｗａｇｔａｉｌｓ ｂｙ Ｍｏｏｎｌｉｇｈｔ） 。 《中外

文学》 在怀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一年时

间内， 掀起了一阵介绍和翻译怀特作品的热潮。
１９７４ 年， 台湾华新出版公司出版了李永平

等翻译的怀特短篇小说， 这些小说均出自短篇小

说集 Ｔｈｅ Ｂｕｒｎｔ Ｏｎｅｓ。 不过译者把这个集子分成

了两个短篇小说集， 并分别命名为 《枯萎的玫

１３１

①

②
③

《泰晤士报》 早在 １９３９ 年 ３ 月 １０ 日就已介绍 《幸福谷》。 见 Ｊ􀆰 Ｓ􀆰 Ｎｅｗ Ｎｏｖｅｌｓ．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１９３９ 年 ３ 月 １０ 日，
第 ２２ 版．

这两篇介绍怀特及其作品的文章分别为：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怀特简介》 和 《论怀特的小说》。
这两篇评论文章指的是： 《评怀特的长篇小说———实体的曼达拉》 和 《论怀特的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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瑰》 （Ｄｅａｄ Ｒｏｓｅ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Ｓｔｏｒｉｅｓ） 和 《不准养

猫的女人》 （Ｔｈｅ Ｗｏｍａｎ ｗｈｏ ｗａｓｎ􀆳ｔ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ｔｏ
Ｋｅｅｐ Ｃａｔ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Ｓｔｏｒｉｅｓ） 。 其中 《枯萎的玫

瑰》 收录了如下短篇小说： 《魔鬼情人》 《狄婷

娜》 《快乐胚》 （Ａ Ｃｈｅｅｒｙ Ｓｏｕｌ） 、 《那晚在惜惜

家》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ｉｎｇ ａｔ Ｓｉｓｓｙ Ｋａｍａｒａ􀆳ｓ） 和 《枯萎的

玫瑰》。 《不准养猫的女人》 收录了 《阿土》
《一杯茶》 《月光与鹡鸰鸟》 《垃圾场》 （Ｄｏｗｎ ａｔ
ｔｈｅ Ｄｕｍｐ） 、 《信》 （Ｔｈ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和 《不准养猫的

女人》。
１９７５ 年， 林白出版社出版了由译者叶尔翻

译的怀特长篇小说 《暴风眼》， 这是第一部怀特

长篇小说中译本。 １９８１ 年， 书华出版社出版了

由诺贝尔文学奖全集编译委员会翻译的 《暴风

眼》， 该译本分别于 １９８２ 年、 １９９３ 年由九华文

化事业公司、 环华百科出版社再版。 １９８３ 年，
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出版了由孟祥森翻译的长篇小

说 《人之树》。 １９８８ 年， 《纽澳短篇小说精选》
由园神出版社出版， 其中收录了刘祥光翻译的短

篇小说 《五点二十分》 （Ｆｉｖｅ － Ｔｗｅｎｔｙ） 。 １９９７
年蔡佳瑾翻译的 《浪子回头》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ｉｇａｌ
Ｓｏｎ） 和李燕芬摘译的 《弗斯》 （Ｖｏｓｓ） 第六章在

《中外文学》 第 ２６ 卷第 １ 期发表。 此后， 没有

新的怀特作品中译本再在台湾问世。 一方面是由

于怀特诺贝尔文学奖的光环逐渐淡去； 另一方面

也由于部分译作存在较为严重的翻译问题， 比如

《人之树》 和诺贝尔文学奖全集编译委员会翻译

的 《暴风眼》。 尤其是后者， 从头至尾粗制滥

造， 错误百出， 令人难以卒读， 这必然会破坏读

者的胃口。 后来出版的两部译作均为再版， 即

２００２ 年麦田出版社出版的大陆译者李尧翻译的

《镜中瑕疵： 我的自画像》， 以及 ２００７ 年远景出

版事业有限公司出版的孟祥森翻译的 《人之

树》。 总体来看， 怀特作品在台湾地区的翻译集

中在小说上， 被翻译的作品除 《暴风眼》 和

《人之树》 外， 其余均为短篇小说， 其诗集和剧

作未得到翻译。
１９７２ 年中国与澳大利亚建立外交关系， 但

因为 “文革” 的缘故， 澳大利亚文学在大陆的

翻译并没有随着两国建交而呈现出繁荣景象。 虽

然帕特里克·怀特于 １９７３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但当时中国仍处于 “文革” 时期， 怀特的作品

并未得到介绍和翻译。 “文革” 结束之后， 《外
国文艺》 杂志拉开了大陆翻译怀特作品的序幕。
该杂志 １９７９ 年第 ５ 期刊登了叶扬翻译的短篇小

说 《五点二十分》 和主万翻译的短篇小说 《白
鹦鹉》。 １９８０ 年， 《外国文学》 第 ４ 期刊登了金

立群翻译的怀特的长篇小说 《人类之树》 的前

四章。 １９８２ 年， 《世界文学》 第 ３ 期刊登了陈瑞

兰翻译的短篇小说 《死去的玫瑰》 （Ｄｅａｄ Ｒｏｓｅｓ）
和冯钟璞翻译的短篇小说 《信》。 同年， 胡文仲

翻译的短篇小说 《一杯茶》 和选译的怀特自传

《镜中疵斑———一幅自画像》 在 《外国文学》 第

４ 期发表。 １９８２ 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刘寿

康编选的 《澳大利亚短篇小说选》， 其中收入了

喜雨亭翻译的 《一杯茶》 和喜雨亭与李平合译

的 《五点二十分》。 １９８６ 年， 漓江出版社出版了

朱炯强、 徐人望、 任明耀、 姚暨荣四人合译的

《风暴眼》， 这是大陆第一部怀特长篇小说中译

本。 １９８８ 年， 黄可钊编译的 《人之树》 由广西

民族出版社出版。 纵观 １９７９ 年到 １９８９ 年这个阶

段， 怀特作品在大陆的翻译以短篇小说、 长篇小

说和自传的选译或缩译为主， 完整的长篇小说中

译本仅有一部。
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怀特长篇小说中译本

数量增多， 这也是大陆的怀特作品中译成果最为

丰硕的阶段。 １９９０ 年， 黄源深选译的 《镜中疵》
在 《世界文学》 第 １ 期刊载。 同年， 胡文仲翻

译的短篇小说 《叫喊着的土豆》 （Ｔｈｅ Ｓｃｒｅａｍｉｎｇ
Ｐｏｔａｔｏ） 刊载于 《外国文学》 第 ４ 期。 胡文仲和

李尧合译的长篇小说 《人树》 由上海译文出版

社出版。 １９９１ 年， 刘寿康、 胡文仲合译的长篇

小说 《探险家沃斯》 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同年， 李朝晖、 耿本清主编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代表作全集第九卷 （１９６９—１９７３） 由山东美术

出版社出版， 其中收入了姜琴改编的 《白鹦鹉》
和李从改编的 《暴风眼》。 这个译本的独特之处

在于， 它是以译文配连环画的形式呈现的。 １９９２
年， 《世界文学精品大系》 编委会编写的 《 〈世
界文学精品大系〉 第 ２０ 卷 拉美文学、 北美、 大

洋洲、 非洲文学》 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其

中收入了冯力编译的长篇小说 《风暴眼》。 同

年， 朱炯强、 布·帕斯科主编的 《当代澳大利

亚中短篇小说选》 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其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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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收入了徐人望翻译的短篇小说 《疣的寿命》。
１９９３ 年， 倪卫红、 李尧合译的长篇小说 《树叶

裙》 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该译本次年更名

为 《艾伦》 再版。 １９９７ 年， 王培根翻译的长篇

小说 《乘战车的人》 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１９９８ 年， 李尧翻译的怀特自传 《镜中瑕疵： 我

的自画像》 由三联书店出版。 １９９０ 年到 ２０００ 年

这段时间， 怀特作品中译的主要成就是长篇小

说。 此外， 还有一些短篇小说被收入其他选集而

再版，① 另有两部长篇小说再版。②

中国译者对怀特作品的翻译热情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持续到 ９０ 年代末。 进入 ２１ 世纪， 怀特

仅有一部作品被译为中文， 即 ２０１６ 年重庆出版

社出版的余莉翻译的 《欢乐谷》。 另有部分译作

再版。③ 从 ２０１０ 年至今没有译作再版。 与此形

成鲜明对照的是， 怀特作品在中国的研究则在进

入 ２１ 世纪之后逐渐升温， 不仅期刊论文数量与

此前相比有较大增长， 还出现了多篇以怀特作品

为研究对象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 其中硕士论

文 ２９ 篇， 博士论文 ４ 篇。④ 这一现象说明， 外

国文学翻译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仅存在于翻译界，
还会辐射到外国文学研究等相关领域。 反之， 对

外国文学的介绍和研究也往往会传导到翻译界，
二者互相促进。

从总体上看， 怀特作品被翻译为中文的主要

是小说。 １３ 部长篇小说被译为中文的有 ６ 部，
即 《人树》 《探险家沃斯》 《乘战车的人》 《风
暴眼》 《树叶裙》 《欢乐谷》， 其余 ７ 部至今未被

翻译。 三部短篇小说集中， 《烧伤的人》 中的 １１
篇短篇小说全部被译为中文， 另外两部短篇小说

集 《白鹦鹉》 和 《三则令人不安的故事》 有部

分被译为中文， 怀特三部短篇小说集共收入 ２０
篇短篇小说， 被译为中文的有 １５ 篇， 但 ９ 部剧

作和两部诗集至今未被译为中文。 其作品研究对

象大多也集中在怀特的长篇小说上， 尤其是他的

代表性长篇小说 《人树》 《沃斯》 《风暴眼》。
另外， 怀特作品在中国的翻译与研究之间存

在着互动关系。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怀特作品在中

国的翻译与研究始于台湾地区， 译介互动一开始

就存在。 比如最先翻译介绍怀特及其作品的

《中外文学》 杂志既刊登译作， 也刊登评论文

章， 其中 １９７４ 年第 ２ 卷第 ８ 期刊登了 ２ 篇短篇

小说译作和 ２ 篇评论文章⑤。 介绍澳大利亚文学

的重要平台 《外国文学》 也是如此， 该杂志

１９８０ 年第 ４ 期 《编者的话》 写道： “本期杂志向

读者集中介绍当代澳大利亚文学。 我们选译了著

名小说家、 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帕特里克·怀特的

３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比如： 叶扬， 译： 《五点二十分》． 见白烨选编： 《世界著名文学奖小说选 亚非大卷》．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
社， １９９２ 年。 主万， 译： 《白鹦鹉》． 见宋兆霖编选：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作品精编》．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 胡文仲， 译： 《一杯茶》． 见胡文仲， 李尧， 译： 《澳大利亚当代短篇小说选》． 北京： 北京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
叶扬， 译： 《五点二十分》． 另见吕同六主编： 《２０ 世纪世界小说经典》． 北京： 华夏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 徐人望， 译：
《疣的寿命》． 见柳鸣九主编， 朱炯强， 沈正明编选： 《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 （澳大利亚、 新西兰卷）． 福州： 海峡
文艺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 徐人望， 译： 《疣的寿命》． 见林彬， 宋桂芳主编： 《历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短篇小说金
库》 （１９０１—１９９８） （下册）．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 胡文仲， 译： 《一杯茶》． 另见林彬， 宋桂芳主编：
《历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短篇小说金库》 （１９０１—１９９８） （下册）．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

这两部再版的长篇小说指的是： 倪卫红， 李尧， 译： 《艾伦》． 北京： 中国文学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 胡文仲，
李尧， 译： 《人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

２０００ 年及以后再版的译作有： 刘寿康， 胡文仲， 译： 《探险家沃斯》． 南京： 译林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 喜雨亭，
译： 《一杯茶》． 见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选编 《外国短篇小说百年精华》 （下）．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
黄源深， 译： 《镜中疵》． 见 《世界文学》 编辑部编 《镜中疵： 自传回忆录卷》． 北京： 新华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 陈瑞
兰， 译： 《死去的玫瑰》． 见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选编 《外国中篇小说百年精华》 （下）．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 胡文仲， 刘寿康， 译： 《探险家沃斯》 第五章． 见黄源深， 陈士龙， 曹国维主编： 《２０ 世纪外国文学作品
选》 （上卷）．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 冯钟璞， 译： 《信》． 见宋兆霖选编：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小说
选》 （下）．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 朱炯强， 等译： 《风暴眼》． 南京： 译林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

这四篇博士论文包括： 倪卫红： 《走出超越的误区： 论帕特里克·怀特及其小说》， 北京： 北京外国语学院，
１９９４ 年． 吴宝康： 《论怀特小说的悲剧意义——— 〈姨妈的故事〉 〈沃斯〉 〈活体解剖者〉 〈特莱庞的爱情〉 研究》． 上
海： 华东师范大学， ２００５ 年． 陈弘： 《论帕特里克·怀特小说中的性》．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２００６ 年． 徐凯： 《孤寂
大陆上的陌生人： 帕特里克·怀特小说中的怪异性》．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２００６ 年．

即 《评怀特的长篇小说———实体的曼达拉》 和 《论怀特的短篇小说》。



集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２２ 卷　

投稿网址： ｈｔｔｐ： ／ ／ ｘｕｅｂａｏ􀆰 ｊｍｕ􀆰 ｅｄｕ􀆰 ｃｎ ／

名著 《人类之树》 的前四章； 与此相配合， 刊

登了一篇文艺批评 《我们文学中现实的形

象》。” ［１１］８０表明编者在一开始就有意识地建立怀

特作品翻译和介绍之间的互动。 怀特作品有了中

译本 （或中译文） 之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部分评

论文章开始使用中译本作为其研究所用文本。 到

了 ２１ 世纪， 研究论著越来越多地使用中译本作

为研究文本， 且研究对象多集中在有中译本的怀

特作品， 而没有中译本的小说、 戏剧、 诗歌等的

相关研究也很少。 这表明， 怀特作品的中文翻译

推动了其作品在中国的研究。 此外， 有的译者同

时也是研究者， 如胡文仲、 黄源深、 朱炯强、 王

培根等， 他们既翻译怀特作品， 也撰写相关研究

论著， 使翻译和研究得以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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